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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两淮海盐的赋税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在其生产、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I临

着名目繁多的私盐的冲击。为售销淮盐、保证朝廷的课赋收入，清代统治者极其注重两淮海盐

的缉私，为此建立了涵盖两淮海盐的产、供、销所有环节的完整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完备的法

律法规。但因自身的没落，其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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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由两淮海盐所提供的赋税为朝廷收

入的大宗。⋯；正因为如此，清代统治者们十分重

视两淮的盐业【2J。“凡论生财之道，皆以开源节

流为要义，独以鹾务则宜节源而开流”"J。为达

到“节源而开流”之目的，“凡论鹾政者，首重疏

销”。而对淮盐来说，“疏销之法”有二：“日缉私，

捍外患也；日整顿盐色，治本源也。”【40在“缉

私”、“整顿盐色”两者中，缉私无疑占据在首要的

位置上。统治者们都一直认为，“从来盐政以禁

私为首务”。发掘清代两淮盐政中有关缉私的相

关内容，对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发

展经济或许能有点益处。

一、清代淮盐在流通过程中受到名目

众多的“私盐”的冲击

1．清代两淮海盐的走私有其必然性

首先，古代的盐已具备了商品的特性，这是海

盐走私的根源。在清代，灶民们生产出来的海盐，

除极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外，绝大部分是用于

交换。并且，通过交换得到自身生存的必需品。

笔者阐述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经济的封建社会里，

“盐”早就具备了商品特性的目的，是为了说明

“私盐”产生的根源——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

其次，在清代，两淮海盐的产销不是自由竞争

意义上的商品，有国家垄断资本的性质，这是“私

盐”得以产生、蔓延的温床。清代对两淮海盐的

产销采取了官督商销的形式，按规定，草荡为朝廷

所有，分给灶户供煎。草荡不准典卖，不得开垦；

灶户专籍管理，不得改业；生产出来的海盐不准自

由出售，要交纳到名为“公垣”的存贮后，在场官

的监管下发卖给运商。运商在运盐之前必须按运

盐的数量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才能取运盐的资

格。而在以后的运盐途中、卖盐过程中仍要受到

盐官的监督。这种模式，导致了“官视商为利薮，

索费徇情；商借官为护符，短斤营私”口]35的局面，

从而使私盐禁而不止。

其次，“盐”作为商品，又有着特殊性。这些

特殊性，使得“私盐”的产生有了可能。这些特殊

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古代社会里，

盐的消费比较单一，主要为食用。这就使得人们

在一定的时空里，消费量有一个定额。人类自从

告别茹毛饮血以后，就得不断地向体内补充盐分。

而这种补充又不是无节制的，就某一个具体的个

体来说，在一定的时间里有一个定额；就某一个地

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某个时期来说，也有个定额。

一方面要消费，另一方面又是有限度的消费，这就

是前面说的要“节源开流”，也是管子主张“计口

授盐”的原因所在。由于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

品，在时间上需要连续不断消费，其消费对象又是

千家万户，无疑为私盐的出现、兴起提供了条件。

其二，就食盐这个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说，也有着特

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盐从卤出，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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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斤自减”[6】。加上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没有

今天的诸如使用塑料制品来进行“真空包装”、防

止损耗的条件。在清代，两淮海盐的包装物是用

蒲草做成的草包。这种简易的包装物，使两淮海

盐在存贮、运输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卤水渗出。在

一定的时间内，时间越长，卤水渗出越多，盐斤的

损耗就越大。而两淮海盐在收贮到售出之间，有

一个时间段。既有时间段，这种损耗就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损耗，清代负责两淮盐务的官员们用人

为增加海盐的斤数的办法给予弥补。而这种增加

盐斤的办法既使两淮盐商有了较大的利润空间，

也便利他们以“重斤夹带”的形式来走私。

又次，灶民们极度贫困的生活，贩卖私盐的巨

额利润，无疑是私盐出现的催化剂。虽然统治阶

级为防止灶民走私而制定了严密的、严酷的制度，

但“灶户贫无立锥，畏法之心，不敌嗜利之念”【7 J。

一方面，极度贫困的生活使大部分灶民不得不出

卖私盐。另一方面，民不聊生，逼迫他们中一部分

人“揭竿而起”；巨额的利润，又引诱他们“铤而走

险”。早在元代，两淮地区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

灶民张士诚起义。直到清代，两淮海盐的走私也

一直没有停止过。史书载，“大伙盐枭常在海州、

盐城等处聚集”哺o。在两淮地区的民间，至今还

流传的“打死卖私盐的”(指菜做咸了)、“私盐越

紧越好卖”之类的俗语，亦可作为清代两淮海盐

走私盛行的佐证。

2．两淮海盐的生产区域大、运输路钱长、销售

地区广．既为两淮海盐走私、也为其它产地的食盐

走私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的海岸线很长，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南

向北，有八大海盐生产区。依次为台湾、两广、福

建、两浙、两淮、山东、长芦、东北等盐区，在八大海

盐生产区中，两淮海盐生产区域最大。在清代，虽

然在此分设了通州分司、泰州分司、海州分司予以

管理。但仍是力不从心。如淮南，“通泰二十场

皆依范堤而居，堤外距海七八十里至数百里不等，

尽是灶地灶丁与贩户勾结透私，地方辽阔，散漫无

稽。”【91除生产区域大外，生产分散也是难以保证

缉私效果的又一个原因。自“万历四十五年，盐

引改征折价”后，“于是团煎之制遂废”。废除了

团煎制度后即为分散煎盐，“锅撇⋯⋯每户一

口”；而煎煮出来的海盐，又是“皆商自行买

补”LloJl。所以，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这种

情况下，统治者们虽然制定了“公垣”收盐等详尽

的法律法规，投入了大量的管理人力，花费较多的

资金，但两淮海盐的走私仍无法根绝。而两淮走

私海盐的重要货源之一，就是出自于灶场的“灶

私”、“场私”。

前已述，两淮海盐生产出来以后，不是由生产

者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而是由场商收贮，然后再转

卖给运商，运到数千里之外才售出。以淮南为例，

此地的海盐经串场河运出，翻过泰州的大坝(时

称“泰坝”)，进大运河，转入长江。然后沿长江上

溯，销往长江沿线的省份。在漫长的水运过程中，

地形却异常复杂。淮南即今之苏北大部，素有水

乡之称。环绕灶场四周、外通运河的河港是交叉

纵横，无一处不可透私。进入长江后，辽阔的江

面，则又给“私枭”们带来可乘之机，“贩私船只由

长江透越者，或乘饱风，或施快桨”【llJ23异常便

捷。这些复杂的地理形势当然给缉查私盐带来了

难度。此外，长途水运的风险，也迫使“私枭”们

结成团伙。团伙式的走私形式，则可能有力量来

抗拒官府的缉拿。雍正六年十一月，江南巡察御

使戴音保上奏的有关盐务的条陈中就有“豪棍之

窝顿宜究也”一条，“闻淮南及通泰二州，近场各

镇皆有豪棍挟资贱买堆积，俟粮座等船北下装载

出江。兵役见其船多人众，虽奉公搜查，亦虚应故

事’’[11】8。

在清代，盐的销售是划分区域的。“卤政者

乃为引地之说，分疆划界”。前已述，盐的包装物

在清代是蒲包。用蒲包装海盐后，再用绳索捆绑，

时称“捆盐”。捆好后的盐称为“引”，一引的斤数

因时期不同而各异。由于以“引”为捆盐的基本

度量单位，所以把各自的销售区域性称为“引

地”。两淮海盐的引地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河南，史称“六省行盐”。而“北之芦盐、潞

盐，南之浙盐、闽盐、粤盐、川盐，其引地与淮界犬

牙交错”，所以说，广阔的销售地区，不仅为淮盐

走私提供了市场，也为邻盐的走私提供了空间。

“淮北引界则有芦私、潞私。淮南引界，鄂、湘、

西、皖则有川私、粤私、浙私、闽私、应私、岱私。有

本省之私，有邻境之私。”【lljl

总之，两淮海盐在流通的过程中，面临着名目

众多的私盐的冲击。关于这些，清人孙鼎臣有过

这样一段话，“私之途非一，船私者出于商船之船

户；漕私者出于回空之军船；邻私者出于所在之私

贩；以其懔鸷也，而谓之枭；功私者出自于商，所捕

得之私而莫盛于商所自贩之私。”【5埘孙鼎臣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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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不能囊括私盐的所有，此外还有考生的

“考私”，粮船空船回归顺带的“粮私”等等。孙鼎

臣尽管说出了这么多的名称的“私盐”，但也是仅

对私盐的名称作了解释。如果我们从逻辑学的角

度，是可以对这些私盐做出准确分类、科学归纳

的。从私盐的产地来说，有“本场之私”、“邻场之

私”；从贩卖私盐的主体来说，有“商私”、“私枭”；

从运载私盐的工具来说，有“船私”、“漕私”、“粮

私”、“考私”等。

二、清代两淮海盐缉私的措施

应该说，清代的盐官制度是完备的。拙作

《清代两淮盐官制度》(《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2

期)对此已作介绍。这些大大小小的盐官们都肩

负缉私的职责，是查缉私盐的实际运作者。而盐

官们查缉私盐的依据则是相应的法规，下面对与

缉私相关的一些主要法规作简要的说明。

1．在生产过程。与查缉私盐相关的法规主要

有《保甲法》、《编查法》、《火伏法》

《保甲法》与《编查法》主要是用加强对煎盐

灶丁管理的方法，以期来杜绝“场私”。据《两淮

盐法志》载，这两个法颁布于乾隆九年九月。《保

甲法》的内容是这样的：以十家为一甲，每甲设一

甲长；十甲为一保，每保设一保长⋯⋯若编剩畸零

一二三四户，则人末甲之后。至小庄数家及数十

家者，既附邻近大压之末，并为一保⋯⋯。而从内

容上看，《编查法》应该是《保甲法》的进一步细

化。检查的内容很细：“其每一户姓名并亲丁男

妇若干名口，僮仆若干名口，现办何处引盐，有无

执业，灶地第几，总场予门牌内逐一开载

⋯⋯”【lo】6。在检查的时间上也有规定，除要求

“每逢月朔(农历每月初一)保长亲赴场司宅门”

检查外，在“每年冬令，产盐较少，官有余闲之

时”，还要“清查一次”。在检查时，如发现“奸匪

私煎贩私之辈及面生可疑之人”，必须“立即举

首”。“如不禀报，一经发觉，即提保长究治”。

“如灶丁贩卖私盐，场大使失于觉察者，革职；知

情者，革职，交部治罪”。统治者们称，“编立保

甲，实为弭盗缉私、绥清民灶之善法。”¨副《火伏

法》则是为了防止灶丁私煎。“以一昼夜为一火

伏。灶户临煎向本商领取旗号，火举则扬，火熄则

偃。是为定例。”【lo】1《火伏法》的另一作用是可

以根据某一灶场的锅撇数量、煎盐的时间来计算

出其煎盐的总产量。“灶户烧盐，逐时呈报。该

场大使核其开煎熄火之候”，则可“较其盐斤多寡

之数”，从而使煎出的海盐“尽人商垣”，达到杜绝

走私的目的。如“丰利场现存上卤撇六十四口，

每口每伏煎盐一桶；下卤撇二十口，每口每伏煎盐

三分。每伏共应产盐七十桶。每年例定一百日煎

盐，应产七千桶。旺产每旬应产盐223桶3分3

厘；歉产每旬应产136桶6厘6分。每年正、二、

十一、十二四个月为歉产，三——十月为旺产，各

场皆用。”统治者们称，“举行火伏，实为防杜透漏

良规。”LloJl5除此外，他们对淮南煎盐锅撇、淮北晒

盐的砖池也予以严格的管理。如光绪三年四月，

海分司于宝之禀，“查砖池例有定额，不准私放，

亦不准私铺”。目的是防止“灶户自行透漏。”【l副

2．在两淮海盐的购销过程中。防止走私的主

要方法是设立公垣、制定凭堆派引章程

所谓公垣，是“各商堆盐之所”。顺治十七年

十一月，御史李赞元奏，“⋯⋯今灶户已输折价，

不纳丁盐，官煎之法已废。所以多寡，听其自煎。

官私由其自卖，弊孔百出。为今之计，莫如令各场

设立公垣，责令场官专司启闭。凡灶之盐，俱令人

垣与商交易。犹之纳丁盐者储之官仓。凡在垣之

外者，即以私盐论罪。商人领引入场，既人垣中公

买，照引捆完。场官验明，照数放出。”在此奏“经

部复议准”以后，“灶户所煎之盐，悉归垣商收买。

垣商储盐于垣或五六年，始轮运仪栈发售。”

u4¨据史书载，各场设立的用于储盐的公垣的数

目不等，如泰分司所属的富安场30所，安丰场有

32所，而同期的“庙湾场并天赐场”一共才有4

所。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各场的产盐数量不同。

由于“垣商储盐于垣或五六年，始轮运仪栈发

售”，所以才制定了凭堆派引章程。按当时的说

法，“七年内为极老，四年内为次老，两年之内为

新堆⋯⋯年久则卤尽，质重”。凭堆派引章程就

是根据“各垣实存盐数⋯⋯以后派引”，而且是

“务令清一堆，再挨一堆”。盐官们这样做目的是

“俾老盐不积于无用之地”，以免出现“上色尽归

枭贩，官引全运低盐”【14Jlo的局面。

3．在两淮海盐的运输的过程中，统治者们防

止走私的主要方法是制定并根据现实的需要而不

断修改、完善了有关行盐的《规例》

这些规例在不同时期的名称不尽相同。但从

其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还是防止走私、便于缉

私。最早的《行盐规例》中的“滚总一开征”、“过

坝”、“过桥”、“所掣”、“解捆”、“临江大掣”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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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各项规定无不事关缉私。所谓“滚总一开

征”。是指运商在公垣内拥盐到发运这一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运商要凭照捆盐、垣商要

查照捆盐，还要到名为“架阁书库”的机构领取

“限单”¨5J1。之所以名为“限单”，是因为上面有

发场出场、过坝、过桥的限定期限。规定这些期

限，是因为“水商有至中途转卖者，有与二贩交易

者”，而“兴贩所至，将何所凭以其公私”?“立定

限期”，则“可据水程而察其私”【24J。如“商人入

场捆盐，限以四十五日到桥。过限拟杖”¨6I。限

单又名“皮票”，“盖裱托坚厚，为包引之皮”。把

“限单”“裱托坚厚”，作为“包引之皮”的目的，则

是为了便于缉私。“过坝”指在泰州过坝进入运

河。过坝时，运商要到巡检衙门将限单呈验，巡检

衙门按照内容查验后才予以放行。而在道光30

年，陆建瀛奏改的《淮南改票规例》中则又规定了

“盐照截角”之法。“商盐运仪(仪征)，将重盐执

照先由运司发交总局，由总局随时发交南掣(掣

验厅)而于掣捆后截第一角交商收执；开江时由

仪征大使截第二角；龙江关过卡截第三角；运到指

销各省截第四角。”【15J3在同治四年四月，盐政曾

国藩核定的《瓜栈章程八条》中不仅对“设立官

栈”、“建仓堆盐”作了规定，还强化了“过掣查

私”，因为太平军定都江南京，淮南运盐“改道瓜

洲”。“此次改道新河口，内河外江大船，相离咫

尺，最易透私”，所以将以前的在泰坝验掣改为

“抽掣两道”，即先在“先在泰坝抽掣，行至仪征，

再行验掣”，“如有重斤，照例惩办”【l 7。。

3．在销售过程中，为使淮盐销售不受“邻私”

的冲击。两淮盐务官们明确划分了各自销售区域

如果说，在生产、收购，发卖、运输的过程中，

查缉私盐的主要对象是出自两淮的灶私、场私的

话，那么，在销售的过程中，缉私又面临另一种类

的“私盐”——出自于其他产盐区域的“邻私”。

负有在销售淮盐引地查缉“邻私”责任的机构是

各引地的督销局，主要的法规依据是各自的销售

区域。如湖北，“旧制，除施南一府外，余俱为淮

盐引地。咸丰初，淮运中梗，借食邻盐。于是川盐

与北潞诸盐水陆竞集，而川盐尤为楚民所嗜食。

同治中，江督曾国藩复旧制，禁逐邻盐。独川盐以

沿食既久⋯⋯势难禁止，乃自荆襄以上凡五府一

州，借为川界，川淮并销。武汉、黄德四府则为淮

盐专岸引地。”在划销售区域后。“川盐越界，即以

私论”[181。

三、清代海盐缉私收效甚微的原因

1．在清代。出自两淮灶场的“场私”是两淮海

盐走私的源头。要堵住这个源头。事实上是不可

能的

统治者们为了堵住这个源头，虽然也制定了

《保甲法》、《编查法》、《火伏法》等法规制度，以

此加强对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等生产力诸

要素的管理，但收到的效果不大。由于统治阶级

对灶民实施了过度的敲骨吸髓，从而使灶民们在

经济上极其贫困，挣扎在存亡的边缘线上。另外，

灶民在政治上又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任何人身

权利。他们不仅要完纳沉重的朝廷赋税(折价

银)，还受到场商、运商及灶场大小官吏的层层盘

剥。如设公垣以收盐，本来是为了防止走私，但

“灶盐交易，向多用桶量收”。而这种方法，“实多

滋弊”。乾隆三十年十一月，盐政普福上奏“⋯⋯

臣亲至通泰二十一场，将伊等自收灶盐之桶，用官

称逐一称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若按一

纲所出156万引，每引多收三四十斤，核计浮收灶

盐十五六万引。各场商竞渔侵盐价银十数万

两”【I引。这“十数万两”的白花花的银子，毫无疑

问的是灶民的血汗凝结而成。连统治者都认为

“应亟为整顿”。然而，在事实上是禁而不止。到

了同治年问，场商们还是“大桶横收，克扣桶价”。

再如道光十一年正月，新兼两淮盐政陶澍在札运

司的公文中称“本部堂访闻灶丁煎盐垣，有种歇

家地户及掌管人等从中包揽克价，又有垣中掀手

(收购海盐过程中用桶量盐的操作者)需索桶价

黑费，差役商厮勒索盐斤。种种名色，不可枚

举。”对于“灶户的私煎私卖”，灶头、灶长或是“互

相容隐挟嫌”，或是“妄为指诬”；场官则是“相率

玩视，一任蒙混”。即使在“枭犯被获”的情况下，

枭犯们“往往择肥诬噬，向官据供移县”。而“一

经县差下灶，骚扰尤甚。即便立予昭雪，而灶业业

已荡然”唧1可以说，灶民们卖点私盐实际上是在

被“逼上梁山”。反抗有积极的、消极的两种形

式。如果说积极的、揭竿而起式的反抗需要力量

的积蓄、需要等待时机成熟的话，那么，最常见的、

最普遍的就是以卖私盐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微薄

收入。为了生产出额外的海盐，被统治者们称为

“奸顽灶丁”的淮南灶民们采取了“或起火于领牌

之先，或伏火于缴牌之后”的方法，以“匿盐济

收”¨J12。在发卖的过程中，则又是“以尖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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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曹爱生，等：论清代两淮海盐的缉私

好)的盐透私，以次盐归垣”¨9j12。

2．实现两淮走私海盐价值的应该是运商及一

些贩卖私盐的盐枭，要切断以他们为主体的私盐

运输渠道同样是不可能的

在清代，盐商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在一方

面盘剥灶民，一方面又受到了朝廷、官府及大小官

吏的剥削。两淮盐商每年负担的“盐课百余万”，

不能说不重，但“完课一项不过十之一二”，最沉

重的负担还有形式多样的“衙门额规”【6Jlo。康

熙九年十月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两人的奏文

中说到两淮盐商“大苦有六”，系统的总结了运商

在搁盐、运盐过程中受到的盘剥。如过桥之苦，

“商盐出场，例将仓口报验，谓之桥掣，所以商放

桥也。而关桥扣勒引票，每引科费数分不等方得

掣放。而面盐、底盐，又有搜盐之费；斤多斤少，又

有买斤之费。除溢斤外，必费七八分，始得过一引

之盐。”这“六大苦”中的每一种“苦”，运商都是

“计岁费约数万两”【6J6。除了在正常的流通领域

中的额外花费巨大外，在遇到战争、灾荒之时，也

都要盐商解囊。一方面由于开销巨大，另一方面

“私盐每斤多卖一厘，即属余利。官盐为费数倍，

必照私盐卖数倍方有余利”【6Jlo。所以，运商们要

挟带私盐，既是利益的驱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负有缉私之责的一些大小官吏们在接受运商

“额规”之后，则开启方便之门。如泰坝，淮南海

盐“搁包之后，必由泰州称准过坝⋯⋯在泰坝俱

有经理三人：日坝客；有持衡之人，日掼头；又有喝

报之人，日先声⋯⋯若辈见利忘义，每与屯驳等船

户勾通，遇场盐到坝称量斤重时，往往以多喝少，

留其余地为贩卖之资。”【6J13官商勾结、运商走私，

则是缉私效果不大、私盐无法根绝的一个重要原

因。有人说，“商私不能禁，故缉私之说，掩耳盗

铃之说耳。”【5J26而盐枭则是生活所逼的一些下层

劳动人民，贩卖私盐则是用命一搏。同治九年十

月署盐政魁玉上奏中称，“⋯⋯每值乡试年份，私

贩恃考生为护符。考生带私盐以渔利，互相勾结，

积习已深，官销大受其害。”在该年七月二十日前

后“正值乡试”，“各考船乘机兴贩，肆无忌惮”，以

至于“上元、江宁食岸官盐片引不销”。盐务官员

们虽也预测到“文闱考私充斥，瞬届武闱，势必强

横”，虽也事先做了一些防范，但防不胜防，仍然

酿成事端。“九月初四、初五日，即有武生吉至”，

先是“平良俊良吉殿帮等不服盘查，放箭闯关”。

在盐捕都司“曾德麟率勇登船，将私盐投弃水中”

后，“该武生等始尚知惧，即向江都县求请给价”。

不料，“十一、十二等日，考船愈聚愈众，众船内无

不带盐，满装重载，结队横行”，虽然曾德麟“传知

该考生给价收盐”，但“内有盐城武生仇茂森、混

名仇闯王竟敢鸣锣首倡拒捕。因时值顺风，欲将

涵口驳船冲开，以便扬帆直闯。该考生等张弓开

箭，满布河岸。各船户约千余人亦搬运瓦石，任意

抛掷”。这次考生贩私而引起的风潮终在统治者

软硬兼施下平息，他们“一面照会驻防扬州之记

名提督吴长庆就近调拨队伍驻往弹压，一面批饬

运司速筹巨款给价收盐”。后“截止二十七日，已

收盐四五万斤”。而首倡者仇茂森，不仅贩卖私

盐“往返已非一次”，这次又“带领大盐船四只”。

“伊父仇文傺亦是私枭，为里下河所共知”。风潮

平息后，仇茂森“例准格杀勿论”【2¨。在这以后的

光绪、咸丰年间，由于外国资本的涌进、半殖民地

程度的加深，私枭们还借助洋人的力量走私。如

光绪十三年，“岱私由上海装入轮船及挂洋旗之

夹板船、宁波钓船，由长江驶进汉口”。咸丰十一

年，盐政曾国藩在咨行总理衙门的公文中也称，

“查外洋轮船由上海驶至汉口者渐多，上下往来，

一日千里。奸商往往雇民船载货，系于其后拖带

而行，藉免课税。”L221这种情况的出现，则给缉查

私盐增加了难度。

3．查缉两淮的私盐困难重重．而要对付出自

其他盐场的、各具优势的“邻私”是同样不易的

之所以“不易”，是因为这些“邻私”相对于淮

盐来说，有这样那样的优势。如“川盐顺流而

下”，不仅“成本实轻于淮”，而且是“价之高低，商

人自为操纵。非淮盐，官为定价可比。”所以，川

商时常“跌价抢销，以利私贩转售”。又如粤盐，

与淮盐销售引地“陆路昆连，百计绕越”，如果“巡

缉稍为认真，争斗之案层见叠出”。不得已，“厘

金局设卡抽收盐税，亦只能准其偷越之。”闺。再

如“湖北应城县本属淮盐引地”，这个地方“向有

石膏废峒出液成卤”。清代前期，“恐碍淮销”，

“不准偷取煎盐”。在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淮

运不通，其禁暂弛”。在剿杀太平天国后，“自应

照前封禁”，但因“淮盐尚未畅行，该处居民藉此

煎盐暂救饥寒”，所以要等到“淮盐畅行时再议封

禁”，规定“只准附近峒地居民买食”。但后来湖

北盐道竟然“印发行盐护照分给峒贩持领运盐，

行销黄陂、孝感、天门、安陆、云梦、随州、京山、应

山九县属”。并且是“开拓愈广，招来愈多。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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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为名，专透北私、潞私”。这种膏盐还具有价格

上的优势，“色味与淮盐相等，价值较淮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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